
月见草竞相绽放 杨成栋 摄

丽州北隅，龙脉天成。尖山南
麓，派溪吕村。距城十八九里，成村
六七百春秋。万间民居错落，千户炊
烟袅袅，此地聚族而居，中华吕氏一
门。至今三十一世，是“礼”行传家。
安居三千余人。不吝风水宝地，永康
最大村落！此诚肇吉之地，定藏毓秀
之根。
若夫登高远眺，山川地脉奔腾。

北望五指山脉，龙脊蜿蜒南奔。束腰
过峡，吉星列阵。有白窖如天，蕴秀
藏真。尖山挺秀，丰厚圆润。脉降充
山，遂发吕门。东眺青龙盘踞。大陇
山背，古松苍劲；梁朝古刹，梵韵钟
声。祖茔左右，斑竹婆娑如画；松涛
起处，如歌如舞动人。东南朱雀展
翼，平川良田万顷。清渭交泾于前，
势如玉带横存。星罗棋布，官、郎诸
村。汇杨雅庄，财气氲氤。芝英古
山，商贾繁盛！正是朱雀临水，满钵
满盆！
西南白虎伏卧。梧桐之山，形若

凤凰欲飞；寺口之钟，常响以警世
人。虎踞之地，竟生文曲气象；大园
童子，频传琅琅书声。西北玄武坐
镇。尖山香火缭绕，充山古柏森森。
天鹅孵卵未去，牛眠山灵性犹存。灵
龟献茶，煮两利水库水，大姑献舞，借
清溪岸边风。山道蜿蜒，诸景错落有
致。碧波潋滟，恰似玄武背纹。
吕章文公，治村几十春秋，德高

望重。吕方后贤良，诸多村官众钦。
才俊贤士吕新亮，以文治村，继往开
来村貌新。吕法根兄军界殊荣，吕法
明弟，办厂经商扬名。多才多艺吕何
方，兴办实业，惠泽乡里，村强民富。
党群中心，琼楼玉立。吕氏宗祠，教
化后人。杨相公殿，香烟袅袅；派溪
小学，学子莘莘！寿过期颐吕台奎，
福禄寿喜映华门！民风纯朴如佳酿，
家家慈孝欣可闻！无数学子登金榜，
文武辈出接班人！
血脉长河，溯祖寻根。炎帝神

农，火种刀耕。伯夷掌礼，而定人
伦。太公助周灭纣，始有吕氏一门，
两千七百余载，源流蒂固根深。南宋
末期，始祖禧七讳仁，金龙七世之孙，
来居派溪福地，于斯落脚生根。自此
薪火相传，今已数千子孙。
得天地之钟毓，凝百代之人文！

仰文星之拱照，发武曲之灵根！充山
秀起人丁旺，朝案叠叠百世昌！龙盘
虎踞派溪吕，文兴武显家风扬！壮者
广开骏业，老者寿比南山！为农粮黍
丰稔，为医桔井飘香！幼者俏如花
朵，学者鳌头独占！为政功勋卓著，
为教桃李芬芳！鲲鸟腾飞，长空振
翮；蛟龙奋起，四海波扬！

派溪吕赞
吕玉屏

幼年苦读 蒋雪平 作

我出生在江南街道溪口村。1949
年，我8岁时随父母到上海，后在沪求
学、工作直到退休，其间很少回永康。
我父亲徐忠廉，1937年上海“8·13”淞
沪会战后，从上海逃难回永康，在1938
年至1945年期间，他用绘漫画和写标
语积极宣传抗日。国共合作时期，他与
中共党员并肩抗日，曾任县武装中队指
导员，在永康、义乌（主要是山区）抗击
日寇。他曾留有一份回忆录。我作为
画家，原计划将他画成连环画。而画了
三四十幅后，深感年老体衰，目力不济，
而决定改为“文配图”的形式出书，能用
图画表现的就画成图画，不便画图的部
分就用文字描写。
回忆录里有许多村名，如“毛千头”

（其实叫“麻车头”），“上角”（指上半
县）、“下角”（指下半县）、“永祥”等地
名。这些地方，我儿时曾耳闻，但没去
过实地，不知道这些地方的实际模样。
回忆录中描述特别多的是在山林行军
作战的场面，“山坑”也不知道究竟是什
么样貌。还有抗日战争期间，永康县城
的一些景点也不清楚。
所以，这次我有事去广州，返回上
海时决定到永康，探访一些景点、老人，
并收集一些资料。

一
我于4月2日傍晚到永康后，就外
出找肉麦饼品尝，并在城区走了一圈。
一路上，灯光耀眼，车流如织，各种店铺
招牌五光十色。我有点迷糊，心里不断
地问：“这是永康吗?”
4月3日清晨，我沿着江边步道边
走边看，见到了熟悉旳西津桥。江边景
观的整洁美观、步行道的舒适宽敞、晨
练男女的欢声笑语，令我恍如隔世。永
康变化真大啊！我发往上海亲友的第
一条信息就是：“永康已是魔都！当年
炊烟散于何处？永康美了！永康富
了！永康已经不认识了！”
4月3日早饭时，我吃到了日思夜

想的永康小吃麻糍、炒粉干、小麦饼和
豆腐丸等。接着参观了改造后的大司
巷文化街区“武义巷”等旧址。看了永
康历史沿革文物展示馆后，我对永康的
旧貌有了具象了解。
4月4日正值清明节，我租了辆车，
先去溪口祭扫爷爷奶奶的坟墓。在导
航指引下，我找到了溪口村。村口的一
块巨石上，是我庚寅年手书的村名。那
是2010年写的，距今已有15年了。原
来村口江边有座旧庙，这里叫塔山，现

在矗立起一座真塔，成了名副其实的塔
山了。旧庙址上建了一座寺庙，叫宝严
寺。村口宽大的幕墙上展示一部分村
庄旧貌，我依稀认得一些。后来，我找
到三叔的长子。他住在一幢米黄色外
墙的新居里。相见之下，我们都失声惊
呼“认不出了”。他带着我找到了祖父
母的坟茔，献了花，读了祭文，回忆儿时
记忆里的祖父母。

二
随后，我唏嘘感叹着走出了树丛，
驾车向永祥前进。路上经过了傅店、山
门头等村，于中午11点多到达永祥。
村庄中间的路并不宽，加上是春笋收获
季节，又逢清明，车流十分拥堵。我只
好下车，一边观察村庄的道路，各式路
边小摊，一边向屋后的山上张望。山顶
大片的毛竹林，夹杂着各种杂树。我想
起父亲回忆录中的描写。
当年，先父在山上宿营，晚上睡在
一张油布上，早上醒来，油布带人一起
滑到了山脚。我见山上草木葱茏，心
想：“上山还有路吗？我这八旬老人能
爬多高？”我漫步在路边，想找人打听。
只见一间未开张的店面，里面有一张可
打台球的大桌子。临街的一角上，一位
中年大哥坐在小竹椅上，悠闲地喝着
茶。我见他衣着不像下地干活的农民，
有些出外见过世面的气质，就打招呼
问：“大哥！永祥到了吗？”他看了我一
眼，答道：“这里就是呀。”
随后，我介绍：“我从溪口来，第一
次来这里，我父亲当年在永康山区打过
日寇，他曾留下一部回忆录。但我8岁
就去上海，对永康不熟悉，许多地方只
闻其名，不知其貌。尤其是山区，更是
一点印象都没有。目前，我正在整理父
亲的回忆录，想配一些图，所以到这里
来，想上山看看，拍些现场照片，收集些
资料。可我初到这里，人生地不熟，仰
望群山，只能兴叹。不知如何是好？”
我请教他尊姓，他说姓朱，说在溪
口村也有亲戚。朱大哥听完后，就说：
“喔，你这工作很有意义。不过，你这把
年纪，怎么上得了山呢？这样吧，我亲
戚是这里的村干部，他熟悉情况，我把
他叫过来，让他帮帮你。”说罢，他对着
马路对面高喊了一声。
不一会儿，一个40岁模样的帅哥
来到了我们面前。朱大哥向他介绍了
我的来意，帅哥听后，说：“这事简单，你
把具体要求告诉我，我上山用无人机给
你拍摄，然后再把资料发给你。”我听后

真是喜出望外。
这位帅哥名叫朱挺振，家住在附
近。当时已是中午12点多，我拿出带
来的一只肉麦饼，就着朱大哥的茶水吃
起了午饭。朱大哥一见，马上阻止了
我，邀我在他家吃午饭。这怎么好意思
呢！我推辞了好一会，最后扭不过他一
再诚意相邀，就跟着他上楼。他家还装
上了电梯，真是不敢想象！坐上餐桌，
他的父母、妻子热情相待，添饭夹菜，真
是情真意切！我们吃了午饭，下楼一边
喝茶一边等朱挺振。
很快，朱挺振来了，带我坐上他的
小轿车，向山上开去。山道弯弯，虽说
窄了些，但水泥路面很平整，外侧也都
有围栏。车子开得很快，不一会就到了
一处平地。只见一大片崭新的房舍，我
大呼惊奇！山上有这么多人住吗？多
不方便啊！朱挺振说：“没事，现在大家
都有车！”我又一次震惊了，永康山区的
面貌竟是这么现代化！
朱挺振把车开到一个山坡豁口，停
车并取出无人机，调整好后放飞到空
中。无人机嗡嗡地在空中兜着圈子，他
不停地操纵着。我反而成了观光客，四
处张望，到处看看。看到了满山遍野的
杜鹃花，永康人叫“毛节花”。朱挺振忙
了半天，我却玩了半天。拍摄完毕，我
们开车下山。朱挺振表示，等制作好后
会发给我，同时表示有什么需要补充尽
管告诉他。我连声致谢。
随后，我与朱挺振、朱大哥亲切道
别，回到了城区宾馆。一路上，望着飞
闪而过的山溪景色，想着先父当年征战
过的故乡已经天翻地覆！山里人都住
上了洋房，有了汽车、无人机，真是让我
无法想象啊！特别令我感动的是朱大
哥（后来得知姓名叫朱望龙）和朱挺振，
非亲非故，陌生不识，仅是一面之交，竟
如此热情接待，倾心相助。这既流露出
他们对先辈英勇抗战历史的尊敬怀念，
也反映出富起来的山里人的大气和古
道热肠。
4月5日，我超期完成了预定任务，
高兴地回到了上海。然而，这故乡的巨
大变化和永祥的朱家两位贵人的形象
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为此，我一定要
把先父的回忆录整理出版，以告慰先
人，也借以报答这浓浓乡情！
再见了，新的永康！再见了，陌生
而亲切的永祥！

（作者系著名连环画画家，擅长中
国画、连环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浙
江永康人。）

难忘的故乡之旅
□徐有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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